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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语圣经翻译传播及其社会文化影响

王 再 兴

    提 要:二十世纪上半叶，墓督教传入中国西南地区云贵川三省苗族地区，引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板依运动。墓

督教素有 “惟独圣经”的教义传统，所以，墓督教的传播总是以圣经的翻译传播为核心内容.在墓督教传入苗族地区

之前，苗族尚无本民族语言的文字书写系统，所以传教士在着手翻译苗语圣经之前必须首先学会他们的民族语言，并

为该民族语言建立文字书写系统。本文对苗语圣经翻译传播的历史作了一次清理，并从宗教学研究的视角对其社会文

化影响给予了深度考察。

    王再兴，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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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领域，基督教的传人是其

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基督教素有 “惟独圣

经，的教义传统，所以，基督教的传播活动又是以圣经‘
的翻译传播为核心内容的。在基督教传人西南少数民族

之前，当地民族语言大多是没有文字的部落土语。所以

传教士在着手翻译圣经之前必须首先学会当地民族语

言，并为该民族语言建立文字书写系统。本文在此尝试

对苗语圣经翻译传播的历史作一次清理，并从宗教学研

究的角度对其社会文化影响给予考察。

一、“龙年得道”和基督教传入苗族的背景

    在云贵川三省接壤的苗族地区至今还流传着一个称

之为 “龙年得道”的历史传奇。公元1904年的农历年号

为甲辰，属龙，故名为龙年。这里的 “道”字来自于传

人本地的一个基督教差会名称— “循道公会”(Meth-

odist Mission Society)，显然指的是基督教福音真理。该

传奇故事的主人公只有五个人，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柏

格理 (Samuel Pollard)与不期而至的四位苗族来访者.

苗族来访者来自于贵州乌蒙山区，他们经过数日长途跋

涉才终于来到了柏格理当时的工作所在地云南昭通，因

为怕城里人嫌弃，他们没有穿着苗族服装，而是装扮成

了汉人的样子。柏格理在回忆录中记载道:

        1904年7月12日 (星期二)到来的四位汉子，

    衣着一如汉族人。他们看起来非常疲劳和害羞，在

    肩上背着装有燕麦炒面的袋子。他们进入院落里面

    后，就问能否见到老师。其中发问的就是张摩西，

    片刻间我从崖里出来，从院子的高处打1我的来访

    者。当时我几乎没有意识到这对于他们和我意味着

    什么，我们都没有想到这就是复兴的最终到来，上

    帝已经敲开了磐石，清泉已经涌出，但是我们当时

    并不知道。.
    严格地讲，这次会见并不是中国西南地区苗族群众

接触基督教的初始起点，而是基督教在该地区苗族中迅

速传播发展的一个契机。这个传奇故事还需要稍稍作点

追述才算完整。那四位苗族汉子来找柏格理时带来了一

封介绍信，是贵州安顺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

传教士党居仁 (James R. Adam)写来的。党居仁和柏

格理两人于来华之初的1887年在安徽接受语言与工作

培训时相识。由于所属差会不同，工作策略也不同，党

居仁接受戴德生的指示，让他 “双管齐下”，将传教工

作在汉族和西南少数民族中同时展开m，而柏格理一直

在城里的汉族人社区中传教，先在昆明，后来调到昭

通。党居仁早在数年前就已经开始在贵州花苗和水西苗

中打开了传教工作局面，受洗的苗族信徒有近百人。，

而且还因屡次为苗民讨回公道而在当地赢得了 “苗王”

称号。相比之下，柏格理在此之前的传教工作几乎完全

局限于城镇里的汉族社区 (其中有一次探险进人大凉山

彝族地区传教未果)，而当时的汉族社区对基督教表现

为强烈的拒斥态度，所以，柏格理在此长达 17年时间

里，工作非常艰难，传教成绩平平，经他传福音而阪依

基督教的人屈指可数。。这次来访的四位苗民原来是贵

州安顺苗族教会的慕道友，党居仁牧师见他们每次来做

礼拜都要走上百里山路才得到安顺，就推荐他们就近到

昭通城里找柏格理。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作为基督教福

音事业在苗族兴旺发展之契机的这一传奇故事。

    苗族来访者当时对基督教知之甚少，他们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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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请求，就是希望柏格理能教他们读书识字。这也

许是因为他们从党居仁牧师那里得知，基督教有一本奇

妙的书— 圣经，里面记载的内容是贫穷、卑微和受压

迫之人的福音。柏格理当然很乐意地接受了苗民的请

求，但是对于他们所说的还有成千上万的苗族人都想来

学习，起初他并不相信。可出乎柏格理意料的是，这话

很快就应验了。自从接待了首次来访者以后，苗民源源

不断地从山里走出来，到昭通城里找柏格理，都带着同

样的目的，那就是要求读书学道。结果，这不仅给柏格

理家所住的院子象闹 “蛙灾”。一样的人满为患，而且还

使得整个昭通城大为不安，人们甚至以为柏格理可能要

带领苗族人造反。于是，柏格理决定将教会迁移到滇黔

交界的边境地区一个叫石门坎的山寨。这里远离城市，

却与山区苗族更近了。于是，石门坎很快就成了继安顺

之后的第二个苗族教会，并且很快就超过前者，发展成

为最大的苗族传教中心。到 1915年柏格理因病去世的

时候，只过了短短十年多时间，石门坎教会总堂在云贵

川乌蒙山一带建立了五十几个下属分支教会，约300个

乡村聚会点，基督教在该地区某些苗族乡村的普及率达

到了80%以上0。与此同时，石门坎还建成了整个西南

地区苗族文化教育中心。这里开办了最早的苗族学校、

医院。而且比这两者都更为重要的是，柏格理在这里创

建了苗语的文字书写系统，翻译了苗文圣经，还编写了

苗文学生课本。

    薪火相传，与乌蒙山苗族同支系的一个花苗族群在

数十年前随彝族主人迁徙到滇北武定、禄劝一带繁延生

息，两地之间有紧密的社会联系。于是福音又通过走亲

戚之类的活动从贵州乌蒙山区传到了云南北部苗族地

区.在柏格理的协助下，内地会传教士郭秀峰 (Arthur

Nicholls)从1907年起在这里建立了第三个苗族传教中

心.由于这里是多民族汇集居住地，基督教又从该地苗

族传播到了彝族、东傈僳族和傣族。因此，该传教中心

当时称为 “滇北六族基督教联合会”。据1932年内地会

会刊 《中国亿万人》(China' s Millions)报道，该地区

正式受洗的苗族信徒和慕道友总数当时约在三万人左

右，滇北苗族教会总堂下辖有武定、禄劝、富民、安

宁、禽明、寻甸以及禄丰七个县级分堂，各分堂又下辖

数量不等的支堂或聚会点，传教网络覆盖了滇北县所有

苗民居住区。.
    抗日战争的期间，沿海和华东地区传教力量大举内

迁。于是又有其它一些基督教差会组织来到西南苗族地

区开展传教工作，其中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Seventh-

day Adventists)，长老会 (Presbyterians )、圣公会

(Anglicans)、弟兄会 (Brethren)、五旬节会 (Pente-

costal)以及本土自立的中华基督教联合会等。。但是，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些基督教差传组织并没有在西南

苗族地区掀起新一轮的宣教运动高潮。

二、创制苗文与翻译圣经

    根据历史传说，苗族是远古蛋尤部落的后代，他们

的祖先被黄帝和炎帝联合起来打败以后就从黄河流域迁

徙到了长江流域，又从长江流域迁徙到了西南横断山

区。又根据苗族世代相传的神话，他们的祖先原来是有

文字，有经书的，因为几千年来迁徙动荡的流浪生活，

结果文字和经书都失传了。

    苗族是西南地区一个人口规模很大的少数民族。苗

族居住区分布也很广，又加上长期的历史变故，所以各

地苗族在语言、服饰和风俗习惯方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

的支系族群。受基督教传播影响的西南地区苗族支系主

要有花苗，水西苗 (UI苗)和黑苗族群，其中最主要的

是花苗族群。苗语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各苗族支系

语言大多可以互相沟通。以上花苗支系方言与川苗支系

方言较为接近，而黑苗支系的方言与前两者差异较大.

传教士来到云贵川三省苗族地区以后，因为传教工作的

需要，不仅学会了各地苗族支系方言，而且还为该地区

苗族语言建立了文字书写系统。

    基督教传教士用于翻译苗语圣经的文字书写系统有

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由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发明，并以他的

名字命名的 “柏格理字”苗文。这是一种全新文字书写

系统。它不仅是苗语圣经的主要翻译文字，而且还被采

纳为彝语、东傈傈语和哈尼语等其它西南少数民族语言

圣经译本的翻译文字。因此，柏格理字苗文在西南少数

民族基督教传播史和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

    传教士柏格理所属循道公会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十

八世纪英国布道家卫斯理 (John Wesley)开创的早期海

外福音差传运动。该宗派教会向来就有重视圣经翻译传

播的传统。所以，柏格理在接触苗族慕道者之后不久便

意识到，应该让苗族人民拥有属于他们本民族语言的圣

经，而不是用艰深的汉语圣经译本去为难他们。柏格理

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些群众最大的需要是书籍。然而，我们现在

    还没有准备好他们所期望的东西。我们从没有想

    到，会有如此大的复兴，因此没有准备妥当.我们

    中间没有人懂苗语，所以最初所有的教导都是用汉

    语进行的。不久，我们已分发完了手上大部分 (汉

    文)基督教书籍。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会教导慕

    道者开始阅读马可福音 (汉语译本)。当见到这些

    贫困、无知、肮脏、从未幸过笔和书的人，现在要

    坐下来用汉语去明白马可福音时，不禁感到可悲。

    这好比让大群的英国贝蒙西码头工人用古代叙利亚

    语去研究基甘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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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柏格理下定决心，要尽快地为苗族人民创制

出属于他们本民族语言的文字。“为什么不能在基督纪

元已经迈人二十世纪的时候，让这个民族拥有哪怕是圣

经“卷书中的一卷呢?”。据杨汉先回忆，柏格理在1905

年年底开始聘请他父亲杨雅各教授苗语。，但是根据英

国圣经公会史料记载，早在1905年，即龙年得道的第

二年，柏格理就用木刻出版了一本苗语小册子，里面的

内容包括摩西十诫、主祷文、和几首赞美诗，印刷地点

就在四川成都华英书局 (Canadian Mission Press).由于

当时还不可能有苗文铅活字，所以这本教义小册子只能

使用中国传统的木刻印刷技术出版。。根据人们常说的，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道理，本文认为，很可能是杨汉先

的回忆录有误，柏格理应该是在1904年年底，即他接

触苗族慕道友的当年就开始学习苗语，并准备创建苗

文了。

    柏格理发明苗族文字的灵感来自于苗族妇女衣服上

的刺绣图案。由此他联想到，在他所属循道公会的先辈

们中有一位名叫伊文斯 (Evans)的早期传教士，在十

11世纪下半叶向北美印第安人传教的过程中曾经发明过

一种印第安部落 (Cree Indians)语言的文字符号0。这

种文字符号与苗族妇女衣服上的刺绣图案有些相像，而

且印第安语与苗语的相同之处是，它们两者同属单音节

语言。于是，柏格理在苗族信徒李司提反的帮助下，首

先根据苗语的各种不同发音确定了一套元音与辅音字母

表，然后也象印第安语那样以大写的辅音字母符号为苗

文主体，然后再根据需要在辅音字母的上下左右搭配以

不同的小写元音符号，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苗

文字。

    柏格理在翻译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由于历史文化

方面的原因，圣经里面有好些词汇的意思是苗族语言中

没有的，例如，苗族人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

建立自己的国度，所以在翻译新约圣经中 “天国”这个

常用词的时候就只能将它翻译成为 “天家”。圣经希腊

原文中 “安慰”一词，苗语里面也没有对应的语汇。有

一次，柏格理的助手杨雅各请假，说寨子里某妇人死了

孩子，他要去劝她，以免那妇人因为过于悲伤而自杀。

于是柏格理问他，“劝”是什么意思。杨雅各说，“劝”

的意思就是让某人回心转意。这样柏格理就找到了与圣

经里 “安慰”的意思相近苗语词汇 “劝”。后来，他在

翻译 “安慰者”这个圣经词汇时，就将其译成了苗语中

的 “劝说者’，。。诸如此类的故事不可胜数。

    柏格理字苗文的优点是，直观易于辨认，简便易于

学习。其不足之处是，重复的字较多，所以也容易造成

混乱。尽管如此，由于广大信徒群众人人都以一种深厚

的宗教虔诚之心学苗文，读圣经，再加上大家彼此帮

助，教学相长，所以柏格理字苗文的实际使用效果很

好。后来，这套苗文书写系统曾经过不断的修改和补

充，大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渐臻完善。

    1910年，柏格理获得了所在差会的一笔特别拨款，

专门用于打造苗文铅活字。有了这种现代化的印刷出版

设备，这就意味着，从文字传媒的基本条件上而言，苗

族语言文字可以比肩于当时世界上任何其它民族语言。

所以，柏格理字苗文的发明及其运用称得上苗族历史文

化中具有划时代意义事件。

    除了上述柏格理字苗文，另外还有两种用拼音字母

构建的苗语书写系统，一种用罗马拼音字母，另一种用

汉语拼音字母。它们也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创建的，并用

来翻译了苗语圣经。由于这两种苗语拼音字的字母不属

于原创性的文字符号，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不能

称为苗文，只能算作代用性或者过渡性的文字书写系

统。同时，由于拼音字苗语圣经的影响力和传播面远远

不及上述柏格理字苗文圣经译本，所以，对此本文只作

简略介绍。

    用罗马拼音字翻译圣经的做法是，先根据通行音标

规则用拉丁字母建立一套被翻译语言的语汇表，然后选

定某种语言文字的圣经文本作为源文本，并将源文本中

的语言文字翻译成该语汇表中临时建立起来的替代性语

言文字。1910年，贵州安顺内地会传教士党居仁首次用

这种方法翻译出版了苗语新约圣经单行本 《马可福音》。

此后，党居仁又陆续翻译出版了多种罗马拼音字苗语圣

经单行本，但一直没有形成完整的新约圣经译本。大致

而言，罗马拼音字苗语圣经的传播和影响面只限于贵州

安顺地区属于内地会传教范围的苗族教会.由于在传教

方针上.内地会只注重传福音而不太重视文化教育等社

会化事业的建设，所以，这里的苗族教会没有出现象石

门坎苗族教会那样的文化复兴盛况。另外还值得指出的

是，使用罗马拼音字翻译圣经的做法在基督教人华传播

的历史过程中可谓由来已久。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

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得以在沿海一带的广东、福建、浙

江、上海开展传教活动。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用罗马

拼音字将圣经翻译成沿海一带潮州话、闽南话、温州

话、上海话等各种不同的方言，其中有些方言圣经译本

直到民国时期间还在各地教会中使用。由此可见，党居

仁等基督教传教士使用这种方法翻译西南少数民族语言

圣经，只不过是沿习旧法而已。

    用汉语拼音字翻译圣经的做法与上述罗马拼音字翻

译法基本相同，其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用汉语拼音字符号

而不是拉丁字母来表示被翻译语言的音节。这种翻译法

在民国时期的基督教差会界也不鲜见。汉语拼音字又称

“王照字”，产生于民国初年，因其发明人为语言学家王

照而得名。汉语拼音字问世以后，曾一度由北洋政府教

育部组织在全国推广。后来国民党政府的文化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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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全国继续推广使用这套汉语拼音字，旨在促进全国

的扫盲运动0。为了扩大圣经的传播影响，基督教也需

要提高平民的识字率。所以，从民国初年起，直到后来

的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全国各地基督教组织积极地投

人了全国性扫盲运动。1928年，在贵州盘海一带黑苗支

系中开展传教工作的内地会传教士胡致中 (M. H.

H utton)首次用汉语拼音字翻译出版了苗语新约圣经

《马太福音》单行本。此后，胡致中还翻译出版了其它

一些新约圣经单行本，但是最终也没有形成一部完整的

圣经新约全译本。汉语拼音字苗语圣经的传播影响比罗

马拼音字苗语圣经的传播影响还要小，仅限于黔西南盘

海一带的苗族教会，而且在普通史料中很难找到有关该

地区教会兴旺发展的记载。

三、苗语圣经译本介绍。

    根据本文所掌握的资料，从二十世纪初年基督教传

入中国西南地区苗族到1950年西方传教士从这里全部

撤离，传播于云贵川三省苗族教会的圣经新约全译本和

各种单行本共有近三十种。与其它西南少数民族语言圣

经译本相比，苗语圣经译本所采用的文字种类也是最多

的，有柏格理字苗文，还有罗马拼音字和汉语拼音字两

种苗语书写系统。以下是各译本的基本情况。

    一、花苗语 《教义问答》小册子

    1905年，即 “龙年得道”后的次年，柏格理用他首

创的苗文字翻译出版了这本小册子，里面的内容包括摩

西十诫、主祷文、和几首赞美诗。印刷地点是成都著名

的基督教文化出版机构— 华英书局。由于当时还没有

苗文铅活字，所以，这本小册子当时只能用中国传统的

木刻印刷技术出版。另外要说明的是，它虽然称不上严

格意义上的圣经单行译本，但由于它作为第一本苗文基

督教书刊的特殊地位，而且里面也包含了少量经文内

容，所以本文也将它归人译本介绍之列。

    二、花苗语 《马可福音》分卷译本

    该译本出版于 1907年，是最早的苗语圣经译本，

用柏格理字苗文，由柏格理本人主持翻译，苗族信徒李

司提反、杨雅各等协助。柏格理懂希腊文，所以他的这

个译本以希腊文圣经原创经典为基础，同时又以英文圣

经作参考。该译本主要传播于苗族中人口较多的花苗支

系。由于1904年英国圣经公会 (British and Foreign Bi-

ble Society)在四川成都设立了出版机构，因此该译本

得以由专门经营圣经传播事业的英国圣经公会出版发

行。印刷地点是华英书局，仍然用中国传统的木刻印刷

工艺。

    三、花苗语 《约翰福音》分卷译本

    1908年出版，柏格理翻译，用柏格理字苗文，在成

都华英书局印行。可能是由于以前的木刻印刷效果不太

理想，这一次柏格理决定改用一种比较特殊的 “照像石

印”技法印刷出版。

    四、花苗语 《马可福音》分卷译本

    1910年，柏格理从英国伦敦他所在的差会总部得到

特别拨款资助，订制了苗文活字一套。从此以后，苗文

圣经的印刷出版的用字问题得到了克服.于是，柏格理

回到中国后的当年即翻译出版了这个圣经单行本。此译

本系从1907年新约 《马可福音》译本修订而来，由英国

圣经公会负责出版发行，在日本横滨印刷。该译本是第

一个使用现代铅活字印刷术出版的苗文圣经译本。

    五、花苗语 《马可福音》分卷译本

    1910年出版。内地会传教士党居仁翻译，用他所创

建的罗马拼音字苗语书写系统。该译本主要传播于贵州

安顺地区的苗族教会.当地苗族以花苗支系为绝大多

数，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属于水西苗 (Oil 苗)支系，故该

译本仍然称之为花苗译本。该译本由设立于浙江台州的

苏格兰圣经公会 (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出

版发行。

    六、花苗语 《约翰一书》、 《约翰二书》、《约翰三

书》分卷译本

    191。年出版。内地会传教士党居仁翻译，用罗马拼

音字，由苏格兰圣经公会出版发行，印刷于浙江台州。

该译本主要传播于贵州安顺地区苗族教会。

    七、花苗语 《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罗马书与

加拉太书合编本》三种分卷译本

    1911年出版。内地会传教士党居仁翻译，用罗马拼

音字，由苏格兰圣经公会出版发行，印刷于浙江台州。

该译本主要传播于贵州安顺地区苗族教会。

    /l、花苗语 《马太福音》分卷译本

    1912年出版。内地会传教士郭秀峰翻译，循道公会

传教士柏格理、张道惠 (P. K. Parsons)校订，用柏格

理字苗文，该译本由英国圣经公会出版发行，在日本横

滨印刷。

    九、喇家苗语 《马可福音》分卷译本

    喇家人 (Laka)是苗族的一支，以滇北武定、禄劝

一带为主要居住区。内地会牧师郭秀峰与张尔昌 (Glad-

stone Porteous)两位合作翻译了这个新约圣经单行本。
用柏格理字苗文。该译本于 1912年由英国圣经公会出

版发行，在日本横滨印刷。

    十、花苗语 《使徒行传》分卷译本

    1915年出版。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主持翻译，有

内地会传教士郭秀峰等协助，用柏格理字苗文.该译本

由英国圣经公会出版发行，在日本横滨印刷。

    十一、花苗语 《新约圣经》全译本

    1917年出版。此系第一个柏格理字苗文新约圣经全

译本，由英国圣经公会出版发行.此时柏格理本人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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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但他是当之无愧的主要翻译者。参与翻译的人还

有苗族基督徒李司提反、杨雅各和循道公会传教士王尔

德 (W. H. Hudspeth)等好几位助手.此译本由王尔

德与杨雅各亲赴日本横滨料理印刷事宜，回国时因遇张

勋复辟，国内局势动荡，抵上海后，又辗转香港、和越

南河内才得回到云南。

    十二、川苗语 《马可福音》分卷译本

    这是第一个川苗语译本，由循道公会传教士张道惠

(H. Parsons)翻译，用柏格理字苗文。川苗是居住在四

川和邻近贵州边境内的苗族一支系。1922年出版。(以

下插图是该译本 《马可福音》3章35节)

    十三、黑苗语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等分卷

译本

    黑苗是居住在贵州西南盘县一带的苗族一支。在访

地区传教的基督教差会是中国内地会。1928年，该会传

教士胡致中翻译出版了黑苗语新约圣经 《马太福音》单

行本，使用汉语拼音字。此后，他又于 1932年翻译了

《马太福音》(修订本)、《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

翰福音》、《使徒行传》五种新约单行本，全部采用汉语

拼音字.其中在初版 《马太福音》译事中，胡致中聘请

了苗族教师杨宽一作翻译助手。该译本由英国圣经公会

出版发行，印刷于山东烟台。

    十四、黑苗语 《新约圣经》全译本

    1934年出版。由内地会传教士胡致中翻译，用汉语

拼音字，该译本由英国圣经公会出版发行，印刷于

上海。

烟台。

    十六、花苗语 《新约圣经》译本

    1936年出版。柏格理等人翻译，用柏格理字苗文。

此系1917年苗语新约圣经全译本的修订本，由王尔德、

郭秀峰两位传教士主持修订与再版工作，并加入了彩色

圣经地图。该译本由英国圣经公会出版发行，印刷于中

国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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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喇家苗语 《约翰福音》分卷译本

    1936年出版。由内地会传教士宾克 (T. A. Binks,

音译)翻译，用柏格理字苗文。该译本由英国圣经公会

出版发行，印刷于日本横滨。(以下插图是该译本 《约

翰福音》3章14-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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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川苗语《马可福音》分卷译本

    这是1922年川苗语《马可福音》的修订本，使用柏

格理字苗文，原译者是循道公会传教士张道惠，负责修

订工作是苗族教师杨宽一 1938年，该译本由美国圣经

公会 (American Bible Society)出版发行，印刷于上海。

(以下插图是该译本 《马可福音》3章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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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黑苗语 《罗马书》分卷译本

    1935年出版。由内地会传教士胡致中翻译，用汉语

拼音字。该译本由英国圣经公会出版发行，印刷于山东

    四、苗语圣经的社会文化影响

    苗族自古就有关于 “丢失了的经书”的神话传说.

当苗语圣经翻译出来后，苗民相信这就是神话传说中被

他们的祖先丢失了经书。同时，根据圣经记载，作为上

帝选民的希伯来民族也曾在古代历史上长期经受被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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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被驱赶的命运。所以，苗族与希伯来民族的历史命

运非常相似。同时，圣经中关于上帝创世和娜亚方舟的

故事也与苗族神话中盘古开天、洪水灭世的故事不谋而

合。因此，当时的苗族信徒群众普遍认为，苗族与希伯

来民族在远古时代原本同宗同源，基督教就是远古苗族

祖先的信仰，只是由于不断的迁徙流浪，才使得宗教与

经书都失传了。

    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宗教经典是该民族历史文化

的积淀与象征。苗语文字书写系统和苗语圣经译本的问

世激发了苗族群众的民族自尊心。由于基督教教义本身

就带有强烈的普世主义特征，再加上传教士们在传教的

过程中突出强调福音信息中有关平等、自由与博爱的内

容，因此，基督教福音信息比较容易引起了广大苗民的

共鸣。

    在石门坎苗族教会为纪念基督教传人本民族十周年

而立的石门坎 “溯源碑”碑文上有这样的记载:

        幸那和华示撒母尔 (耳)还来旧雨，沾从秦汉

    衣冠，伴彼明星映到羲皇人物。花既溜而复起，苗

    则搞而勃兴。⋯ 愿它歼橄榄枝，接我真菊萄树。。

    这一段文字用中外典故较多，需要稍作解释。这里

的 “撒母尔”是柏格理的英文名音译，同时这一英文常

用名出自于圣经 《撒母耳记》，“明星”是柏格理随从中

国文化传统给自己取的表字。“雨”对苗族而言，表示

天赐恩典，而 勺日”的含义是说今天苗族所得的福音是

他们远古时代祖先从上帝所承天恩的失而复得，它使苗

族得以重叙秦汉以前衣冠楚楚的文明盛世。所以，在

“明星”的身上映照着上古伏羲氏开创文化，传授典章

的光辉形象，这是上帝差遣他传福音给苗族，使苗族从

死亡的边缘复兴起来。“野橄榄枝”来自圣经典故，指

未蒙上帝拯救的外邦人，而 “真葡萄树”指上帝的选民，

有时也直接指基督。由此可见，当时的苗族信徒群众不

仅接受圣经和耶和华神为 “我们的书卷，我们的神”，

而且还将自己的民族身份与上帝的选民 “以色列”实现

了对接。

    接受圣经中的福音信息意味着接受基督教信仰，所

以也可以这样说，是圣经的翻译传播使苗族信徒摆脱了

原始的鬼神崇拜与巫术习俗，从而获得了精神自由与人

格解放。

    在基督教传人以前，苗民的宗教生活属于原始万物

有灵论形态。虽然没有庙宇、神完和各种偶像之类的主

神崇拜痕迹，但是，在当时的苗族群众看来，精灵与鬼

魂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具有同样的真实性。他们相信灵魂

转世轮回，并且热衷于崇拜他们的祖先神。与此同时，

他们还流行祭拜神树、大山、圣石以及门槛等象征物。.

另外，巫术活动在苗族社会中也很盛行，是苗民生活的

不可缺少一个组成部分。正如在其它古老民族的早期文

化中所出现的情形，苗民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仪式都兼有

宗教与巫术两种成份。各种名目繁多的巫术活动大多与

祛邪治病有关。苗族老信徒杨汉先回忆说，“(那时)，疾

病很多，死亡率也很高，这样一来，信鬼信神更为普

遍，巫师巫婆呼鬼叫魂，比比皆是，整个精神都被捆绑

在这上面。”.

    基督教的传人使少数民族群众有了一种新的人格和

社会身份。这体现在各人通过洗礼仪式，成为了教会中

的一分子。根据教义，加人教会意味着这些原来被人视

为 “化外之民”的 “野橄榄枝”嫁接到了 “好葡萄树”

上，成了 “上帝的选民”。在信仰阪依的过程中，最具

有象征意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每个苗族基督徒都

会在接受洗礼的时候得到一个新的名字。对于绝大多数

人而言，这还是他们平生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名字。

    这些人从出生以后还不曾获得过自己专有的名字。

苗民家中的男子通常按出生先后称呼为 “老大”、 “老

二”、“老三”，女子就称作 “大姐”、“二姐”、“三姐”，

以此类推。在施洗的时候，需要从圣经中逐页地为他们

寻找合适的名字，新约中找遍了就在旧约中找。从使徒

和先知的名字，君王和王子的名字，直到圣经中所有男

子名和女子名都用过了。他们中有些人还会过来向我寻

问自己名字的意思，所以我必须将圣经中该人名的原文

意思查清楚了才能回答他们。那些日子里，我真是活在

圣经的话语上。即使这样，我还是常常感到穷于应付，

要为如此众多的人寻找合适的圣经名字真是一件难事。

所以，不难想见，你会在他们中发现很多名叫 “马可”、

“约翰”和 “彼得”的人。为女信徒取名字更难.玛丽、

撤拉、路得等当然是很美好的名字，但是这样的名字在

圣经里毕竟不多。于是，她们中还会出现很多的 “拿俄

米”、“吕贝卡”、“百基拉”、“土非拿”、“罗伊”、“友尼

基”，等等0.

    圣经中每一个名字都与某段经文相关联，背后都带

有一个圣经故事，而且有好些还是记载在耶稣基督家谱

中的名字.所以，当苗族基督徒获得了这样的名称之

后，他们常常会因此而获得强烈的重生体验，感觉到自

己不再受魔鬼精灵的控制，再也不用向鬼神们献上祭物

或是通过巫术向他们邀宠了。

    圣经翻译还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苗族社会在物质文

化生活方面的普遍复兴。苗文的创制与苗语圣经的翻译

传播所产生的最直接的文化成果就是它解决了少数民族

读书识字的问题.而读书识字又是迈人现代物质与精神

文明门槛的基本条件。千百年来，苗族群众一直生活在

无文字无书籍的蒙昧状态中。拥有本民族的文字和书

卷，这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进人了一个新的历史纪

元。所以，他们几乎是以一种宗教式的热情来学习文化

知识，或者说，读书识字就是他们称之为 “信耶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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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动的一部分。在当时的苗族基督教社群中，“上

学校”与 “上教堂”这两个用语的涵义基本相同。参与

建设石门坎教会学校的苗族老人们回忆说:“石门坎光

华小学的建筑.是苗族人民用千百年当牛当马做奴隶的

伤心泪水、汗水凝结而成的。儿孙们要努力学习成材，

摆脱文盲痛苦。苗族人民如饥似渴地需要文化知识的心

情是他人所不能理解的。”。

    以圣经为中心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为苗族社会精神

与物质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一方面，它使苗族

群众结束了千百年来刻木结绳的历史，人们在获得文

字、圣经及其相关的启蒙知识之后，必然要将这些知识

用于各种生产劳动实践，从而使劳动技能和生产力水平

得到发展，同时，教会崇拜活动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文

化生活使得人们的社会交往频率和广度大大提高了，从

而使各地苗民族群的社会组织建设获得了空前发展。另

一方面，近代从西方传人的基督教文化教育事业本身体

现了一种文化教育的社会化模式，所以这种文化教育模

式的引人将最终改变传统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职业和普

通劳动生产技能教育模式。文化教育的社会化是其它劳

动生产活动社会化和社群组织公共化的领航之器，所以

它大大地推动西南地区苗民族群的社会发育和文化发展

进程。

                              (责任编样:东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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